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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大家现在不要去做哥德巴赫猜想，还是把基础打好。如果

要搞这个问题，最低限度，你应该有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生的知识水平，

并将已有的文献都看明白了；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1978 年 2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从此，陈景润的名字和哥德巴赫猜想一起传遍

神州大地。 

近日，在一项面向公众的活动中，数论学家王元院士发表了题为

《漫谈哥德巴赫猜想》的演讲，并向热衷于证明这一猜想的数学爱好

者提出建议和忠告。 

王元表示，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报纸、电台和电视上都介绍了很

多。“但报纸上的宣传也好，群众的理解也好，都是不完整的，也是

不科学的。”王元说。 

他谈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二、为什么

哥德巴赫的证明如此重要；三、目前最终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还

没有出来，劝大家还是把基础打好，不要轻易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王元是我国早期从事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数学家之一，1952 年

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经陈建功与苏步青推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工作，在华罗庚的指导下研究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 

据王元介绍，华罗庚早在 20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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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得到了相当好的结果；1966 年，陈景润证明了“1＋2”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有关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最好成果。 

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 

1742 年 6 月 7 日，德国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写信给瑞

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提出两个猜想： 

（1）任何一个大于 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 

（2）任何一个大于 5的奇数是 3个素数之和。 

1742 年 6 月 30 日，欧拉在给哥德巴赫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他深

信哥德巴赫的这两个猜想都是正确的定理，但他不能加以证明。 

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容易证明（2）是（1）的推论，所以最重要的是（1），这是两

个素数，所以我们称它为‘1＋1’，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王

元说，“但是，现在很多人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来的信简直堆积如山，

有人搞得倾家荡产，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问题还不到解决的时

候。我劝大家不要做这个问题。” 

哥德巴赫猜想的内容十分简洁，但它的证明却异乎寻常的困难。

从哥德巴赫写信之日起，直至 1920 年，并没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证

明这个问题。 

1900 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2 届国际数学大会上，德国数学

家大卫·希尔伯特在他著名的演说中，为 20世纪的数学家建议了 23

个问题，而哥德巴赫猜想（1）就是他第八个问题的一部分。 

1912 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 5 届国际数学大会上，德国数学



家 E·朗道将哥德巴赫猜想列为数论中按当时数学水平不能解决的 4

个问题之一。 

1921 年，数论泰斗、英国数论学家哈罗德·哈代在德国哥德哈根

数学会的演讲中，宣称猜想（1）的困难程度“是可以与数学中任何

未解决的问题相比拟的”。 

因此，王元说：“哥德巴赫猜想不仅是数论，也是整个数学中最

著名与困难的问题之一。”他给大家展示了一幅当年哥德巴赫写给欧

拉的信的手迹复本。 

哥德巴赫猜想为何如此重要 

在数学界，关于整数未解决的问题非常多，为什么哥德巴赫猜想

特别重要呢？ 

王元说：“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数学模型，以它

作为模型，可以给数学带来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如果一

个问题的证明不能带来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那么这个问题就不

重要，这样的问题多得很。”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王元向公众解释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为何能

带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原因。 

证明哥德巴赫想带动的第一个方法是“园法”。这是 1918 年，英

国数学家哈代、李特伍德和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时

提出的方法。 

王元说：“他们从 1918 年开始做这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

方法，是堆垒数论中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方法。哈代是华罗庚先生的老



师，拉马努金在印度则被神话了。还有就是指数和的估计方法，指数

和的估计从高斯开始，在最近 100 年中发展得很快，原因就是哥德巴

赫猜想是它的推动力之一。有了这两个方法的带动，基本上解决了哥

德巴赫猜想（2），即每一个充分大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为什么

说是基本解决而不是完全解决呢，这就要完全理解‘充分大’。” 

什么是“充分大”？王元说：“充分大是一个界线，大于这个界

线的数则为充分大。在数学中，这个界线有时可以算出来，有时算不

出来。在这里，文献资料显示，这个充分大可以算出来，是 10的 1000

多次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计算机每秒的计算速度可以达到

每秒 100 万亿次，这是 10 的 14 次方，10 的 20 次方则是计算机能够

达到的最高上限；再给大家一个概念，整个宇宙的基本粒子有多少？

我记得在一篇文章上说是 10的 50 次方，那么，10 的 1000 次方是什

么概念呢？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三个素数

加起来等于一个奇数，这是不能通过计算机做出来的，只能用数学的

方法来证明。” 

“现在，社会上只知道 1＋1，N＋N，忘了将‘充分大’三个字放

上去，这些问题都要加上‘充分大’才行。”王元补充说。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带动的第二个方法是筛法。 

王元说：“1918 年，挪威数学家布朗改进了有 2000 多年历史的

埃拉多染尼氏的筛法，证明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两个素因子个数不

超过 9的正整数之和。我们将布朗的结果记为‘9＋9’。从布朗开始，

筛法发展差不多 90 多年了，而且还在发展，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最



后结果之一就是陈景润的结果。陈景润在 1965 年证明：每一个充分

大的偶数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这个

定理可以表示为‘1＋2’。” 

“陈景润的这个定理，报纸上的宣传也好，群众的了解也好，都

是不完整、不科学的。因为首先，外面大家讲的都是陈景润的‘1＋

2’，‘充分大’忘了；其次，大家说陈景润证明的是一个素数加上两

个素数乘起来。这又错了！应该是一个素数加上一个素数或者两个素

数乘起来，是不超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所以，大众的理解是不科学

的，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严格地讲一讲。”王元说，“陈景润定理中的

充分大有多大？我们只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界，但不能具体给出来！” 

“光辉的顶点” 

华罗庚是中国最早从事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1936～1938年，

他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哈代的指导下从事数论研究，并开始研究

哥德巴赫猜想，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证明了对于“几乎所有”的偶数，

猜想（1）都是正确的。 

1950 年，华罗庚从美国回国，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组织数论研究

讨论班，选择哥德巴赫猜想作为讨论的主题，倡议并指导他的一些学

生研究这一问题。他曾对学生们说：“我并不是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

作出成果来。我的着眼点是哥德巴赫猜想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

法都有联系，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主题来学习，将可以学会解析数论中

所有的重要方法……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它。” 



参加这个数论讨论班的学生有王元、潘承洞和陈景润等。出乎华

罗庚的意料，学生们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1956 年，王元证明了“3＋4”；同年，原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

拉朵夫证明了“3＋3”；1957 年，王元又证明了“2＋3”；潘承洞于

1962 年证明了“1＋5”；1963 年，潘承洞、巴尔巴恩与王元又都证明

了“1＋4”；1966 年，陈景润在对筛法作了新的重要改进后，证明了

“1＋2”。 

1974 年，由英国数学家哈勃斯坦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合著的《筛

法》一书出版，书中以“陈氏定理”作为最后一章的标题。书中写道：

“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在前 10

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

辉的顶点。” 

华罗庚曾对王元说：“在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

＋2’。” 

王元向大家展示了一张陈景润的照片，这是日本出版的《数学100

个问题》中一张陈景润的照片。“日本数学界列举了今天数学中的 100

个重要问题，哥德巴赫猜想是这些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陈景

润在‘1＋1’的证明中最接近最终目标，所以书中刊登了他的一张照

片。这里面刊登一张照片也不容易，因为书中只有两张中国人的照片，

一张是祖冲之的，一张就是陈景润的。”王元说，“当然，对数学难题

的证明作出贡献只是对数学贡献的一个方面。” 

王元强调：“在这里我应该说明，这个结果最后是陈景润做出来



的，但这个结果应该是 90 年来大家努力的结果，陈景润只是走出了

最后一步。所以，前面的某些人在数学史上的功劳肯定要超过他，比

方说，近代筛法的创始人布朗等。但最后的结果是最后一个人做出来

的。如果要证明‘1＋1’，现在还比较远。” 

“这一步大得不得了” 

最后，王元说：“今天，我给大家讲哥德巴赫猜想，并不是想鼓

吹大家来做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讲一讲，只是要让

你们知道这样一个数学常识，这是我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也

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劝大家现在不要去做哥德巴赫猜想，还是把

基础打好。对这个问题而言，包括陈景润在内，他辛苦了一辈子证明

了‘1＋2’，是他的实力和勤奋，也是他的运气。陈景润的结果，报纸

上的宣传也好，外面的说法也好，都不对头，‘充分大’没有说，这是

不对的。这个问题，基础没有打好，怎么搞？对在座的各位年轻人来

说，你们现在打基础很重要，如果要搞这个问题，最低限度，你应该

有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的知识水平，并将已有的文献都看明白了才

能做；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如今，王元每周还要收到几封信，写信人强迫和他讨论哥德巴赫

猜想的问题。“我希望他们不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

几十年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再做下去了。不要认为陈景

润做出‘1＋2’，还差一步就做出‘1＋1’。是的，就是这一步；但这

一步根本就大得不得了，这一步比 90年来走过的路还要长。”王元说。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是 2006 年数学菲



尔茨奖获得者之一。王元说：“陶哲轩应该是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做

得最好的两位数学家之一，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证明‘1＋1’，他现

在做出来的结果也很好，但他在很多次报告中都讲，他的方法不可能

证明‘1＋1’。” 

“连这么大的一个天才都没有做出来，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做这

个事，现在不是做这个证明的时候。你们还是应打好基础，把你们现

在该学的解析几何、代数与几何等学好，这是最重要的。”王元说。 

《科学时报》 (2009-7-2 A3 专访) 

5. 王元院士：精英教育需要自由生长空间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257892.shtm 

作者：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1-2 

担任过 10 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主席的王元院士有些

忧心：即将进小学的孙子孙女如果不喜欢自己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的数

学，最后是不是仍将被迫卷入奥数培训的滚滚洪流。  

每天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这位耄耋老人放眼望去，最多的就是

为应试而生的奥数补习班。 

他常常现身说法寄语年轻人，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由于兴趣爱好

而执著追求，才创出成绩的。 

面对今天教育的按部就班重重藩篱，他呼吁要给予精英教育自由

生长的空间，而他的中学时代恰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之一，尽管时代和

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距离迈进中学校园已经过去整整 70年，王元回顾那些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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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兴盎然。 

中学不需要门门考满分 

王元的初中生活是在战乱与艰难中度过的。  

1942 年，王元考入了当时的国立二中，这所学校由扬州中学西迁

四川后改名而来。 

今天的资料显示，王元求学前后从扬州中学毕业的学生中走出了

40余位院士。  

其时的教育更趋近精英模式，一个县里也不一定有一所中学，“小

学班里 40人能考上初中的也就三五个。”  

“当时的学习太简单，管得不多。”正是得益于这样宽松的环境，

精力旺盛的王元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外，“学了很多人文的东西”。 

他喜欢看小说，不管多厚的本本，他都要想方设法看完它，《红

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更是看过一遍又一遍。 

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开始接触莎士

比亚作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看过的超过了 30本”。  

看别人拉二胡，王元也动了心，抓紧时间苦练，又肯动脑筋琢磨

演奏技巧，不久就成为出色的二胡演奏者。 

后来，他又喜欢上画画和游泳。他经常带着画板出去写生。画累

了，就脱下衣服跳到湖里痛痛快快地游泳。广泛的兴趣，培养了他不

怕困难和强烈进取的精神。只要他感兴趣的项目，他总比别人学得好。 

王元快上高二时，全国迎来了八年艰苦抗战的最终胜利。王元一

家搬到了南京。  



随着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从美国漂洋过海传来的文艺电影吸引

了王元的目光，那段时间，他每周必看一场，《魂断蓝桥》、《飘》、《卡

萨布兰卡》、《哈姆雷特》……那些经典情节，60多年后回顾起来，依

然历历在目。 

整个中学时期，王元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中等水平，“50名同学，

一直排在 20名左右”，即使相对不错的数学与英语，也远不是班级最

好。  

但对于那段远逝的年少岁月，王元坦言从来没有过后悔，“我认

为中学那样学习是正确的，不需要门门考5分(当时考试满分为5分)。” 

音乐和绘画的浸染让自己远离蝇头小利与数学的缘分似乎在冥

冥中注定。 

虽然对文艺兴趣浓厚，但王元自觉天分不够，高考第一志愿他填

报的全是电机、化工一类的工科专业。 

考虑到数学是冷门，王元把它放进了报考志愿的替补队伍，没想

到这个保底的选择让他最终走进浙江一所并不知名的高校——浙江

英士大学数学系。因此整个大一，王元都在考虑重新参加高考，“转

到工科去”。 

王元 19 岁那年，英士大学并入浙江大学，老一辈数学家陈建功、

苏步青均多年执教于该校。 

身体不太好、动手能力不强，王元决定一心一意研究数学，从此

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数学研究之旅。 

24 岁时，因为与波兰数学家合作的两篇论文发表，王元迎来了人



生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被宣传”，有中央媒体甚至用整版篇幅报道了

这项诞生于新中国初期的国际化成果，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绝无仅有。 

 相较于现在不少十佳少年、神童大学生，盛名之下顿觉飘飘然，

王元当时并没有“一吹(捧)就晕了。”  

“我不怕吹，因为心态成熟了，知道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很小的工

作”。王元说，这正是得益于当年音乐和绘画的浸染，“那些深厚的意

境使人净化，让人知道最高级的享受，不会再去贪图蝇头小利”。  

多年后，在很多中学里演讲，面对充满激情和和梦想的青少年一

代，王元常常深有感触地告诫，“中学时代一定要全面发展”。 

回顾王元的道路，如果太重名利，就不会有此后长长一串华丽的

成绩单。  

1957 年，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证明了 2+3(王元证明的 2+3 表示

的是：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质数的乘积再加上至

多 3 个质数的乘积——记者注)，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

跃居世界领先的地位。  

1973 年，他与华罗庚联合证明的定理，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被

称为华－王方法。 

“当年全国宣传我的时候，我才 20 多岁，如果不是之后一直努

力，现在 80多岁了，你也不会来找我了。”这位见惯神童陨落的老人

笑言。 

精英教育需要自由生长空间  

王元的老师华罗庚的故事在今天可能难以想象。 



这个聪明而勤奋的初中生考试时，老师经常给他格外的“优遇”，

“你出去玩吧，今天的考试题目太容易了，你就不要考了”。  

类似的“优待”还包括，这个有点跛脚的 19 岁青年凭借一篇论

文被请到清华大学工作。  

循此道路，没有念过高中的华罗庚一步步走向科学殿堂，最终成

为中国最有名的数学家。 

为什么我国今天出不了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王元认

为，华罗庚的故事给人启示。  

在王元看来，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有教无类”做得越来

越好，能够进入学校的人数远远超越自己当年那个时代，但“因材施

教”远远不够，“必须承认智慧的差别，允许精英脱颖而出”。 

“孔子三千弟子，也只有七十二贤人，就是 100 人里只有 2.4 个

人是英才，需要因材施教”。王元介绍，西方国家的教育重视英才，

因为造福国家、重点创新要靠英才。  

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对于英才培养重视不够，7岁的孩子，有的

只有 4岁的智力，有的早就超过了，按部就班一级级的上学制度和考

试制度，对优秀的人才是一种藩篱，“就像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

饭、读一样的书，变成了要齐步走，最后只有向落后看齐，好的学生

被扼杀掉了”。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曾师从王元。  

当时，王元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典解析数论已无出路可言，但

看中了他的勤勉和悟性，鼓励他自由选择方向。 



张寿武硕士论文答辩时，王元在其答辩完成后说，“我们也不知

道你在说些什么，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很早就来办公室，

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以后就不能够蒙了。” 

至今，这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新科院士常常庆幸，有这样一位老

师能赋予自己充分信任，给予了自己足够自由的空间。 

王元则谦称，自己从没有教过张寿武，也没有跟他谈过数学，但

张寿武最大的幸运是自己理解他，“不是像有些老师，必须要学生干

什么。” 

不是英才非要按照英才培养同样糟糕。 

王元常常为一个个案唏嘘：自己认识的一个人，小学时家长让念

中学的东西，中学时念大学的东西，早早到美国某名牌大学拿到博士

学位，遗憾的是，毕业几十年没有一点创新。 


